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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体记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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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集体记忆是共同体成员共存共享的结构化信息的总和,具有突出的建构性、客观性及社会性特征。 不管

是在建构、加工阶段,还是在激发、传承过程中,集体记忆都需要依凭多样化的载体得以呈现和传承,其载体主要包括

符号型、场所型、仪典型和传媒型四种类型。 集体记忆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资源,维系和强化中华民族

认同,是中华儿女对中华民族进一步想象的基石;其对内形塑“我者”促进融合,对外区分“他者”实现“划界”;此外,

集体记忆连接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过去、现在及未来。 因此,形塑集体记忆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实践路

径,需要对中华民族集体记忆展开必要的反省,并深入思考如何应对各种解构中华民族集体记忆的因素;积极发掘和

再造中华民族集体记忆,重视历史教科书的编撰,以社会实践为基点打造一套承载中华民族集体记忆的符号系统,积

极开发新的记忆之场,推行“体化实践”;注重传播、传承及巩固中华民族集体记忆的策略、平台及受众导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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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2021 年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必须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

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主线” [1]11。 党的二十大再次强调,“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
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 [2] 。 新的时代背景、党对民族工作主线的确认,
以及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全面推进,给学术界从更高层次、更深领域、更宽视阈研究铸牢中华民

族共同体意识提出了新命题,同时也提出了更高要求。

1　 文献回顾

目前,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不仅成为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纲”,更是国内学界共同

探讨的理论及现实意义兼具的热点议题,积淀了丰富的研究成果。 现有研究主要聚焦于铸牢中

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价值意蕴、内涵特征及实践路径三个方面。
一是聚焦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价值意蕴。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对于实现国家

发展目标具有重要的社会政治资源意义[3] ,对维护国家统一和做好民族工作具有重大意义[4] 。
同时,对于维护国家长治久安、促进民族团结和弘扬中华文化[5] ,塑造国民整体性规范并支撑国

家治理现代化[6] ,都具有重要意义。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增强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的逻辑

前提,是整合国内各民族利益的重要机制,是构筑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重要抓手,是维系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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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好情感的精神支撑[7] 。
二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内涵特征。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反映中华民族共同体存在

的社会意识,是“共建”意识、“共享”意识、“共担”意识的有机统一[8] 。 其不仅包括广大人民群

众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总体感觉、内在认知、态度偏好等感性层面的心理活动,也包含了概念判

断、理念认同、演绎推理等理性层面的心理过程[9] 。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本质就是各民族成

员对中华民族的认同意识,包括认知、情感和行为三重维度[5] 。 如果借用心理学范式进行简约

性阐释,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大致可以划分为感性符号层次、知性身份层次和理性省思层次[10] 。
三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实践路径。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政策议程,仅从

加强民族团结的路径来推进是不够的,还须从增强国民意识的路径来推进” [3] ,国民意识是增进

中华民族共同性的内核[11] 。 学者们青睐文化路径,如发挥文化符号系统的整合与建构作用[12] ,
强调将“象征的再生产”作为形塑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一个文化路径[13] ,以中华文化认同铸

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14] ,将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价值表达、主体说服、动力激发进行的利

益性诠释、情感性共通、心理性契合汇聚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文化路径[15] 。 同时,有学

者强调社会心理路径[16] 、民族政策机制[17] 的作用,以及基于社会资本建设视角提出的社会化

路径[18] 。
纵观上述研究可以发现,不同领域的研究成果提供了多维视角,关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

意识的理论和价值性阐释较多,绝大部分学者研究的注意力集中在文化建设、民族认同等方面,
较少从社会心理层面尤其是集体记忆层面来探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实际上,中华儿女

在长期的交往交流交融的过程中共同构建了属于中华民族特有的集体记忆。 这种来源于历史

深处的内生性的集体记忆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资源,攸关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

铸牢,影响中华民族认同。 本文从集体记忆理论出发,明晰集体记忆的概念及其载体,聚焦集体

记忆之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作用,并对中华民族集体记忆的发掘、再造以及传承

进行系统阐释,以期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进一步的理论支撑和实践参考。

2　 集体记忆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内在关联

集体记忆是一个有特定内涵及显著特征的学术概念,经历了脉络分明的概念演化过程和多

学科研究进程。 从政治学视角来审思,集体记忆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存在紧密的内在关联,
集体记忆不仅攸关中华儿女对中华民族的认同及进一步的想象,对内形塑“我者”、对外区分“他

者”,还连接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过去、现在及未来。
2. 1　 集体记忆的内涵及其特征

记忆原本是一个被心理学集中关注和研究的领域。 心理学家认为:“记忆是人脑对过去经

验的心理反映形式,特指人们对感知过的、体验过的、想象过的东西的识记、保持和再现。” [19]598

伴随心理学的发展及细分,特别是认知心理学和社会心理学的出现,心理学界对记忆研究的关

注发生变化,从最开始的基于个体层面逐渐转向对记忆的社会属性的关注。 如心理学家巴特莱

特对记忆的社会决定作用的研究,使人们开始意识到记忆的社会属性[20]3。 而真正将记忆置于

社会框架中来研究的是哈布瓦赫。 受涂尔干“集体欢腾”概念的影响,哈布瓦赫于 1925 年提出

“集体记忆”概念。 “集体记忆具有双重性质———既是一种物质客体、物质现实,比如一尊塑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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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座纪念碑、空间中的一个地点,又是一种象征符号,或某种具有精神涵义的东西、某种附着于

并被强加在这种物质现实之上的为群体共享的东西。” [21]335 之后,康纳顿将集体记忆研究延展

至社会记忆[22]40;阿斯曼将哈布瓦赫的集体记忆定义为一种“沟通记忆”,将康纳顿的社会记忆

升华为“文化记忆”;诺拉则强调“记忆之场”概念[23] 。
集体记忆作为一个学术概念被提出已近百年,社会学、历史学、文化学、档案学等学科均对

其展开了研究,但就概念本身来看,由于大家从各自学科视角出发界定集体记忆,使得集体记忆

成为“一个看起来一目了然但细想下去又捉摸不定的概念” [24]1。 摒弃概念界定的纷争,从作为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一种重要资源的角度来看,集体记忆是为共同体成员所共享的结构

化信息的总和。 集体记忆是属于集体的记忆,不是由个体记忆的简单叠加和累积而集合起来的

记忆。 从纵向结构来看,集体记忆包括集体拥有和分享的“过去”,以及正在发生或建构的“当

下”;就横向结构而言,集体记忆由符号记忆、情节记忆、价值记忆构成[25] 。
集体记忆是集体所保存所共享的记忆,是关于一个集体过去及现在全部认识的总和,包括

实物的、实践的、知识的、情感的、想象的各种形态。 “集体记忆体现出整个群体较为深层的价值

取向、情感表达以及心态变化等方面。” [26] 集体成员可以在各种文化实践活动和物质存在中感

受到集体记忆,前者如节日、庆典、仪式、风俗、纪念等,后者包括广场、纪念碑、纪念馆、博物馆、
档案馆及图书馆内承载集体记忆的各种文献图书资料等;可以通过广播、电视、电影、互联网等

传播媒介认识到集体记忆;还可以在本集体与其他集体的互动中体会及感悟集体记忆。
集体记忆具有建构性、客观性及社会性等特征。 一是建构性。 “集体记忆在本质上是立足

现在而对过去的重构。” [21]59 哈布瓦赫认为,集体并非“客观”地回忆过去,而是根据各个阶段所

具有的不同社会框架来对过去进行重构,并非简单地用新思想代替已被认同的旧思想,而是通

过重新阐释过去的方式来实现巩固自身主体同一性的目的[27] 。 这种建构性既包括对过去的累

积性的建构,也包含一种对过去的穿插式的建构,这取决于集体记忆的建构主体自身的主观需

求,即基于客观条件之上巩固自身主体的同一性。 “作为共同体选择、组织和推广的结果,集体

记忆的建构通常被运用于同一性的凸显、延续性的展示和合法性的诠释。” [25] 二是客观性。 集

体记忆虽然是基于现在对过去的重构,但这种重构不是搭建海市蜃楼,并非凭空建构,而是需要

基于过去发生或存在的客观的事物来进行主观建构。 三是社会性。 “集体记忆是一种社会行

为,人们从社会中获得集体记忆,也在社会中与其他个体或群体交流这些集体记忆并获得认

同。” [28]集体记忆是集体所保存和共享的记忆,是在集体成员的社会互动、交往、交流乃至交融

中形成的,不是个体化的旧梦重温,也不是由个体记忆的简单叠加和累积而集合起来的记忆,不
是“集合的记忆”,而是“集体的记忆”。

2. 2　 集体记忆攸关对中华民族的认同及进一步的想象

首先,集体记忆有助于增强中华儿女对中华民族的认同和进一步的想象。 中华民族共同体

意识具有多个面向,既包括中华民族的自我意识、分界意识、命运意识,也包含团结意识、奋进意

识以及发展意识,但其核心是对中华民族的认同和进一步的想象[3] 。 而集体记忆的构建及强化

有助于增强对中华民族的认同和进一步的想象。
集体记忆维系和强化中华民族认同。 “集体记忆是集体认同的前提。 认同就本意而言指的

是自身独特的、与他人不同的特征。 一个群体区别于另一个群体的特征大都是在历史中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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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这些特征通过诸多符号保留在人们的记忆中。 这些特征构成一个群体集体意识的基

础。” [29]民族认同形成和得以强化的重要来源是民族成员具有共同的历史遗产、历史记忆和共

同命运[30] 。 中华儿女的集体记忆是中华民族认同的凭借、基点及基本依据,因为它为中华民族

认同提供事实基础,指引情感及叙事方向,引导群体认同的发展方向。 集体记忆的遗忘及其新

的建构还会影响中华民族认同的发展过程。 “借助集体记忆,借助共享的传统,借助对共同历史

和遗产的认识,才能保持集体认同的凝聚性。” [31]98

集体记忆是中华儿女对中华民族进一步想象的基石。 “历史记忆对于建构全体成员共属一

体的牢固想象具有重要的作用。” [32] 即便是人数最少的民族的成员也不可能都相互认识,更别

说相遇相知了,但他们相互联结的意象能够活在集体成员的心中。 民族的本质是每个成员都会

拥有许多共同的事物,同时每个成员也都遗忘了许多事情[33]6。 这种“相互联结的意象”和“拥

有许多共同的事物”很大程度上指涉民族的集体记忆。 超越血缘和地域的限制,基于历史记忆

与现实利益而萌发的主观认同,是个体得以想象共同体并维持这种想象的关键机制[34] 。 对于中

华民族而言,尤其如此。 中华儿女基于过往的集体记忆来想象中华民族的现在及未来,不管是

在中华民族强盛时共享荣光,还是民族生死存亡之际万众一心、不屈不挠、顽强拼搏的经历及精

神,抑或中华儿女在中国这片广阔土地上交流交往交融的历史,都成为大家想象和憧憬未来的

素材、信心和基石。 集体记忆一旦消失或抹去,中华儿女将凭借什么来想象中华民族?
其次,集体记忆的缺失、断裂或薄弱将直接危及中华民族认同。 “灭人之国,必先去其史。”

如钱穆强调:“若一民族对其以往历史了无所知,此必为无文化之民族。 此民族中之分子,对其

民族必无甚深之爱,必不能为其民族真奋斗而牺牲,此民族终将无争存于世之力量。” [35]2 一个

国家或民族的历史是其集体记忆中最为重要的组成部分。 一个失去历史来源的民族,不知道自

己从哪里来,不明白现在身处何处,自然不清楚未来要走向何方。 一个集体记忆薄弱、断裂甚至

失忆的群体很难维系下去[36] 。 “集体记忆的缺失、断裂或薄弱势必造成共同体的孱弱、分裂和

覆灭” [37] ,更遑论共同体的认同及其意识的铸牢。
2. 3　 集体记忆对内形塑“我者”,对外区分“他者”

“集体记忆是对一个共同身份的探索,这个共同身份将一个社会群体联合起来。” [38] 任何共

同体都希望营造一种身份归属感,这样的营造离不开时间维度的延续及空间维度的共融,蕴涵

在集体记忆之中的共同体历史以及历史遗忘,有助于实现“我们是谁”的集体考量,进而实现铸

牢集体意识的理性自觉。 中华民族的集体记忆承载着中华民族源远流长的历史演化,体现中华

民族跌宕起伏的壮阔命运,蕴涵中华民族精神谱系中永葆的共同理念及价值追求。 这样的集体

记忆有助于中华儿女体认何谓“我们的历史”,进而形成一种“我者”的融合意识及归属情感,从
而可最大限度地将原子化的个体联结起来,形成具有同一性的中华民族共同体。 从这个角度来

看,集体记忆既是引导个体走向集体的“磁石”,也是集体内部消弭分歧形成共鸣的“桥梁”。
集体记忆的过程还伴随着“我者”与“他者”的比较和区分。 在对外区分的过程中实现“划

界”,同时生发一种共属一体的强烈情感。 “一个存在物经由辨识自己与其他物之共同特征,从
而知道自己的同类何在,肯定了自己的群体性。” [39]10 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正是以“他者”
为身份参照,以集体记忆为认同依据,才有可能在“我者”与“他者”的镜像互动中固化、澄清及

确证身份归属。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也需要进行不同内容及方式的系统比较,以区分“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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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的记忆”和“他们的记忆”,他者的不同往往凸显自身的鲜明特征和精神气质,而这种区分同时

又增强了属于我们的集体记忆认知[40] 。 正如费孝通先生所言:“民族是一个具有共同生活方式

的人们共同体,必须和‘非我族类’的外人接触才能发生民族的认同,也就是所谓民族意识。” [41]

2. 4　 集体记忆连接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过去、现在及未来

“集体记忆可用以重建关于过去的意象,在每一个时代,这个意象都是与社会的主导思想相

一致的。” [21]71 借助集体记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任何成员都可以超越个体经验感受的当下性,
与过往历史及经验连成一体,从而获得关于集体的总体性感觉和认知。 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

意识的进程中,集体记忆的作用十分明显。 中华儿女的集体记忆素材来自源远流长的历史,立
足当今社会主导思想及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现实需要,可以展开对过去意象及记忆的重构。 同

时,集体记忆还有助于增强对中华民族的进一步想象,从而指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美好愿景。
回溯源远流长、苦难和荣耀并存的历史,透过集体记忆,中华儿女追寻民族的起源,与从未谋面

的祖先和圣贤搭建起文化心理及情感归属上的关联,形成“记忆性的社群”。 这种社群“提供了

一种道德传统,有助于表述我们生活中的一致性,使我们有义务来促进我们的历史中所有记忆

和期望的理想,把我们的命运与我们的前辈同时代的人以及后代连结在一起” [42]124。

3　 中华民族集体记忆的多样化载体

集体记忆是集体共有的,在集体中由集体成员共同享有、共同传承的事或物。 在集体中发

生的或者与集体有关的事件,在发生的当时可能具有典型性或强大的冲击力和刺激性,甚至扩

展至国家这样的集体层面。 当然,也可能是碎片化的、民间化的、片段性的。 随着集体的主观意

愿和需求以及历史的发展变化,这些事或物被集体不断地加以整合、赋予意义,甚至使之典型

化。 此时,这些事或物很可能转化为集体记忆中标志性或典型性的元素或因子,并固化或铭刻

在集体的记忆中。 集体记忆以物质或非物质的方式不断地被建构、复制、传承、激发。 就中华民

族集体记忆而言,各民族在长期的交往交流交融过程中,通过不断流动的自我与他者的认知,各
民族共享的集体记忆得以建构;各民族集体记忆通过接触、碰撞与杂糅,进而建构成中华民族的

集体记忆[43] 。 不管是在建构、加工阶段,还是在传承、激发的过程中,中华民族的集体记忆都需

要依凭多样化的载体,这些载体既包括物质客体、物质现实,也包含众多象征符号,或某种具有

精神涵义的东西。 这些载体是中华民族集体记忆的承载物及中介,是用来形塑中华民族集体记

忆、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而建构起来的构造物,因此它是可塑的,会随着历史的变迁发生变化。
具体而言,中华民族集体记忆的载体包括以下几种类型。

3. 1　 中华民族集体记忆的符号型载体

“符号是被认为携带意义的感知:意义必须用符号才能表达,符号的用途是表达意义。” [44]1

中华民族集体记忆需要通过各种符号来承载、再现及传承,包括语言符号、文字符号以及图画符

号。 不论中华民族集体规模如何演变,中华儿女都需要通过语言进行交流,因而语言符号是中

华民族集体记忆的普遍性载体。 时至今日,绝大部分共同体都凭借特有的文字进行书面交流和

文化的传承,中华民族很早就有了文字,中华儿女凭借文字进行交往交流交融。 与此同时,在文

字符号中,历史教科书由于记录着中华民族如何从历史中走来,记载着属于中华民族的苦难、荣
耀及梦想,书写着中华民族的精神风貌,成为极其重要的中华民族集体记忆载体。 图像符号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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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符号一样,属于中华民族集体记忆的普遍性载体,每个集体都有标识性的独属于自身的图

像符号,其承载着深厚而重要的集体记忆。 总而言之,就当今的中华民族来看,中华人民共和国

的通用语言和文字,书写中华民族历史的历史教科书,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国徽、地图等

国家象征符号都是中华民族集体记忆极其重要的载体。
3. 2　 中华民族集体记忆的场所型载体

“记忆需要地点并趋向于空间化。” [45]32 不管是对于个体,还是像中华民族这样的集体,一旦

要形成记忆,离不开特定的地点及场所。 基于便于日后的仪式展演和记忆重构的角度,集体记

忆还趋向于将记忆空间化,以形成独属于本集体的且打上集体烙印的多样化场所。 集体成员一

旦身处其中,或者想起该场所,便会勾起往昔回忆,从而形成集体记忆的场所型载体。 这种载体

看得见摸得着,属于诺拉所说的“记忆之场”。 对于中华民族集体记忆而言,其场所型载体包括

各类建筑物,如广场、雕塑、文化遗迹、纪念碑、纪念馆、博物馆、档案馆、图书馆,等等。 这些特定

的场所承载、记录、保持着属于中华民族的记忆,当中华儿女处于这些特定的场所时,能够自然

地回忆、想起、再现中华民族所共享的事或物及其展现的中华民族精神。 如南京大屠杀遇难同

胞纪念馆,就属于典型的中华民族集体记忆的场所型载体。 中华儿女一旦深处其中,看着南京

大屠杀遇难者名单墙上的姓名,观看承载着那段苦难而屈辱历史的影像,就能够唤起中华民族

成员有关共同苦难与屈辱的集体记忆,有助于领会中华民族不畏艰险、顽强拼搏、生生不息的民

族精神,还有益于凝聚中华民族成员的爱国主义热情。
3. 3　 中华民族集体记忆的仪典型载体

地域性、周期性的节日、庆典以及独特的仪式是展演集体文化,传承及建构集体记忆的重要

载体,集体通过各种节庆活动及仪式来制造涂尔干所说的“集体欢腾”。 “通过和现在一代的群

体成员一起参加纪念性的集会,我们就能在想象中通过重演过去来再现集体思想,否则,过去就

会在时间的迷雾中慢慢地飘散。” [21]43 各种节日、庆典及仪式能够帮助中华民族集体成员回忆过

去将共同体聚合在一起的重大事件或故事。 中华民族集体记忆不仅凭借反映在日历上的节日

庆典及仪式来隆重纪念这些事件,同时,中华民族集体记忆也被这些事件所强化。 正是通过这

些“集体欢腾”的仪典型载体,使得中华民族集体记忆在单调乏味的日常生活的常规实践之外,
保持其自身的活力。 这样的欢腾时刻,是中华民族集体成员文化共享与记忆延续的有利时机,
因为“有关过去的形象和有关过去的回忆性知识,是在(或多或少是仪式的)操演中传送和保持

的” [22]4。 通过参与仪式性的操演及康纳顿所说的“体化实践”,来传承和维持集体记忆,将共同

体的过去和现在勾连在一起,形成绵延不绝的统一体,并在这样的“欢腾时刻”建构中华民族的

集体想象和身份坐标。 每年的 12 月 13 日被确立为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之后,国家公

祭网上线,设计了包括在线公祭、海外公祭等版块在内的线上公祭仪式。 因此,在每年的 12 月

13 日,中华儿女可利用线上线下公祭平台,亲历公祭仪式,实现对这一段集体记忆的固化及刻

写,增强中华民族成员的凝聚力,有利于形成价值共识。
3. 4　 中华民族集体记忆的传媒型载体

科技的发展和人们生活水平的提升使得广播、电视、电影、互联网普及开来,成为中华民族

集体记忆重要的传媒型载体。 广播作为一种传播媒介,能够重组集体日常生活的时序与节奏,
为中华民族的生活带来以声音为尺度的技术变革,传承中华民族集体记忆,延续中华民族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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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同,但其存在声画分离的问题。 电视的出现弥补了广播声画分离的不足。 作为中华民族集体

记忆的载体,电视具有逻辑性和理性,在传播行为的组织化程度方面具有高度组织化、结构化特

征。 电视主要通过再现、突显以及屏蔽的方式,实现对中华民族集体记忆的强力建构[46] 。 电影

作为集体记忆的载体,其影像的气质、风格和深度成为集体文化性格与文化态度的标识,成为人

类借助镜像发现自我与他者的独特方式,也成为集体心灵成长进程中的特殊记录者。 随着人类

进入互联网时代,网络成为当今时代集体记忆的颠覆式载体,它“正在剧烈改造社会发展现实,
深度干预人类文明的未来图景,同时也从‘当下’出发重写历史、传统和集体记忆” [37] 。

4　 以集体记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实践路向

中华民族的集体记忆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不可或缺的重要资源。 因此,基于中华民

族集体记忆的符号型、场所型、仪典型以及传媒型载体的重要性、多样化及全面性,应该从中华

民族集体记忆的省思、重塑及传播传承等维度,谋划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实践路向。
4. 1　 省思中华民族的集体记忆

中华民族从历史深处走来,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中华民族集体记忆。 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

意识的角度来看,不仅应该反思过往,更应直面并应对目前各种解构中华民族集体记忆的因素。
一方面,需要深刻反省中华民族对待文物古迹的行为。 在过去的一段时间里,由于“将民族

的记忆符号化约为压迫符号” [29] ,以及许多城市基于发展的逻辑开发和改造旧城的需要,加之

不够重视承载着中华民族集体记忆的各种载体,导致包括字画、艺术品、寺庙、楼阁等在内的大

量珍贵文物、古迹、遗产、遗址、古建筑被不可逆地损坏甚至毁灭。 这些承载着中华民族集体记

忆的载体一旦毁灭,不仅意味着许多珍贵的中华民族集体记忆被抹去,消失在历史的尘埃之中,
更意味着许多能够唤起中华儿女自豪感、归属感、同一感的载体也消失了。 因此,对待多样化的

富含中华民族传统文化意蕴的物品及场所,应从构成中华民族集体记忆的重要载体以及唤起中

华儿女归属感、自豪感的视角来加以认知和对待。
另一方面,亟须深入思考如何应对当下各种解构中华民族集体记忆的因素,如历史虚无主

义。 历史虚无主义思潮是西方现代化进程中的必然产物,伴随着中国的现代化进程进入中国。
由于其本身的迷惑性、互联网传播的便捷,加之社会思想氛围及各种社会现实问题等因素的综

合作用,使得该思潮在中国泛起。 作为新自由主义和民主社会主义的有力帮手,其本质是凭借

歪曲历史来证明“学习西方”是必由之路。 具体而言,它否定革命的历史进步性、中国人民反侵

略的救亡斗争以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成就,宣扬民族虚无主

义,颠倒对历史人物功过是非的评价。 这种思潮会对中华民族集体记忆产生强大的解构后果,
尤其是对中华儿女同仇敌忾反抗侵略的否定,以及对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华民族取得革命胜利和

社会主义建设成就的否定,将动摇许多人尤其是青少年关于近现代以来珍贵的中华民族集体记

忆。 事实上,在集体记忆代际衰减效应以及历史虚无主义思潮推波助澜下,一些人对中华民族

的历史认知陷入“相对主义泥沼”。 中华民族集体记忆遭受质疑的同时,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

凝聚力也遭到一定程度的瓦解。
4. 2　 重塑中华民族集体记忆

“每个时代都依据一定的社会现实、社会框架、社会理念和社会需求进行历史与往事的集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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筛选和现实诠释。” [25]全社会都应积极发掘及再造能够增强中华民族自信心、自豪感、万众一

心、敢于拼搏的集体记忆。
首先,在中华民族的集体记忆中,历史教科书占据着极为重要的地位。 它具有官方性、权威

性、正式性以及普及性,能够将中华民族集体记忆深深嵌入国民的脑海。 历史教科书的编撰要

注重故事、史实及反思三个重要书写要素的有机结合。 讲故事的方式能够通过扣人心弦的情

节、触动心扉的情感打动读者,使读者有兴趣了解历史;同时应尊重史实,历史叙事并非叙事者

想象力的任意驰骋,需要尊重基本的历史事实;更为重要的是,应通过讲述历史故事激发情感共

鸣,促使人们产生深层次的理性的思考,拥有理性的爱国主义,成为理性的爱国者[32] 。
其次,以社会实践为基点,打造一套承载中华民族集体记忆的符号系统。 在强化总概性象

征符号和总详述性象征符号的意识时,主要是通过国旗、国徽、国歌,以及红色景点、红色文化符

号、革命历史故事来建构;在复兴传统关键象征和关键详述性象征符号、加强中华民族文化的认

同时,主要是通过长城、黄河、大运河、故宫、天安门等具有中华民族历史符号的景点,还有“炎黄

子孙”“龙的传人”“儒释道文化” “天下一家” “四海之内皆兄弟” “天人合一”等历史传说、传统

经典文化、传统民族精神和思想意识来建构。 中华民族集体记忆不仅应该关注过去,更应该关

注当下及未来,应该充分利用大众传媒和互联网对当下的某些事件进行建构,形成新的中华民

族集体记忆,比如卓有成效的脱贫攻坚。
再次,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纪念性公共空间为重点,积极开发新的记忆之场。 情

感品质为集体记忆的重要性和持久性提供了底蕴,因而新的记忆之场的建构不必然追求高大宏

伟,而应注重营造纪念性氛围,传达纪念性情感。 同时,应重视受众和记忆场所之间的互动,可
充分依托大众传媒及互联网,打造一系列网络化虚拟记忆之场,以便打破时空的限制,使更多无

法亲临现场的人们能够借助新技术介入中华民族集体记忆的建构。 在开发记忆之场时,尤其要

重视灾难符号的构建。 “记录灾难的符号可以激发民族自强” [29] ,与战争和灾难有关的遗址的

保护以及相关纪念物的建设,对中华民族集体记忆的建构至关重要。
最后,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指涉的事件、人物、典礼、仪式等为导向,积极推行体化

实践。 “节日和仪式是文化记忆最重要的传承和演示方式。” [29] 集体记忆不仅沉淀在具体的符

号、空间、物件、历史教科书中,还积淀在人的各种行为之中。 人的规定性操演式身体行为,指涉

历史真实事件、英雄人物,能够传递信息、提供有效的记忆系统,是传递及维护中华民族集体记

忆的重要途径及载体。 可充分挖掘现有的节庆,比如春节;亦可再造新的节庆,如中华民族日。
4. 3　 传播及传承中华民族集体记忆

中华民族集体记忆不会自动进入个体的头脑,需要集体成员的交流互动、传递信息。 换句

话说,集体记忆需要重视传播问题,它是在长期持续有效的传播中得以传承和巩固的。
一是坚持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整合并优化中华民族集体记忆内容及载体,

谋划一套长期而有效的传播策略,促进中华民族集体记忆的规范、有序、持续、精准传播。 中华

民族集体记忆的传播是一个系统工程,如果缺乏一套行之有效的传播策略,很可能会造成各行

其是、信息混乱、无效传播甚至有害传播。 因此,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导向,将与之相

关的记忆内容整合起来,充分利用符号型、场所型、仪典型、传媒型载体,并在综合考量记忆内

容、传播媒介、时代特征、受众特点、大众需求等因素的基础上综合谋划传播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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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结合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特性,与时俱进地动员及整合各方力量,搭建一个线

下线上、“体化实践”“刻写实践”相融合的传播平台,推动中华民族集体记忆的常态化及大众化

传播。 该平台的目的是让一代又一代的中华民族成员了解、认知、承认、接受、内化乃至主动传

播中华民族集体记忆,增强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认同,推动中华儿女对中华民族的想象朝着同

一性方向前进。 为确保该平台持续具备较强的传播力和良好的传播效果,还需制定及完善平台

管理制度,严格把关传播的主体及内容,并积极探索构建合理且可行性强的传播效果评估体系,
实现中华民族集体记忆传播的制度化、规范化及有效性。

三是中华民族集体记忆的传播尤其要注重以受众为导向。 充分发挥受众的能动作用,注重

与时俱进地增强传播时受众的接受度和参与度,从而提升传播效果。 “纪念仪式和身体实践是

集体记忆传承的主要途径” [22]40,中华民族集体记忆的传播尤其要注重以身体实践为主要方式

来展开。 在设计纪念仪式活动时,应注重丰富及创新操演方式,如注重情景体验、多元互动,目
的是使得中华民族集体记忆长期处于激活、唤醒及巩固状态。 在此基础之上,应充分考虑受众

之间的社会关系,尽可能实现集体记忆的二次传播。 让那些被中华民族集体记忆传播所动员及

感染的受众,主动去感染和影响其身边的人,最大化地实现传播的效果。

5　 结语

中华民族的集体记忆是中华民族成员共存共享的结构化信息的总和,具有突出的建构性、
客观性及社会性。 从历史深处一直发展演变而来的中华民族,形成了专属于中华儿女的集体记

忆。 这种源于历史深处的内生性的集体记忆,对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意义重大:它是铸

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不可或缺的重要资源,影响中华儿女对中华民族的认同及进一步的想

象;对内促进融合,对外实现划界;还紧密连接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过去、现在及未来。 中华民族

集体记忆并不是虚无缥缈的,而是具备多样化的载体,主要包括符号型、场所型、仪典型以及传

媒型四类载体。 基于集体记忆之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意义,以及中华民族集体记

忆的多样化载体,可以从省思、形塑以及传播传承中华民族集体记忆这三个基本方面来深入思

考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实践路向。 总而言之,作为一种重要的社会心理指标及可利用的

重要资源,中华民族集体记忆对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具有重要意义。 将集体记忆作为铸

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资源,基于集体记忆的视角来研究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能
够触及共同体意识的本质及核心,有助于从更深层次、更宽视角探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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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form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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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bjective
 

and
 

social
 

characteristics.
 

Whether
 

in
 

its
 

construction,
 

processing
 

stage,
 

or
 

in
 

the
 

process
 

of
 

excitation
 

and
 

inheritance,
 

collective
 

memory
 

needs
 

to
 

rely
 

on
 

diversified
 

carri-
ers,

 

including
 

symbolic,
 

place,
 

typical
 

and
 

media
 

carriers.
 

Collective
 

memory
 

is
 

an
 

important
 

resource
 

to
 

foster
 

a
 

strong
 

sense
 

of
 

community
 

for
 

the
 

Chinese
 

nation.
 

It
 

maintains
 

and
 

strengthens
 

the
 

identity
 

of
 

the
 

Chinese
 

nation
 

and
 

is
 

the
 

cornerstone
 

of
 

the
 

Chinese
 

people’s
 

further
 

imagina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
 

It
 

promotes
 

the
 

integration
 

of
 

the
 

self
 

and
 

the
 

demarcation
 

of
 

the
 

other,
 

in
 

addition,
 

collective
 

memory
 

con-
nects

 

the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of
 

the
 

Chinese
 

nation
 

community.
 

Therefore,
 

shaping
 

collective
 

memory
 

is
 

an
 

important
 

practical
 

path
 

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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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trong
 

sense
 

of
 

community
 

for
 

the
 

Chinese
 

nation.
 

On
 

the
 

one
 

hand,
 

it
 

is
 

necessary
 

to
 

reflect
 

on
 

the
 

collective
 

memory
 

of
 

the
 

Chinese
 

nation
 

and
 

think
 

deeply
 

about
 

the
 

factors
 

that
 

deconstruct
 

the
 

collective
 

memory
 

of
 

the
 

Chinese
 

nation.
 

On
 

the
 

other
 

hand,
 

we
 

should
 

actively
 

explore
 

and
 

reconstruct
 

the
 

collective
 

memory
 

of
 

the
 

Chinese
 

nation,
 

attach
 

importance
 

to
 

the
 

compilation
 

of
 

history
 

textbooks,
 

build
 

a
 

set
 

of
 

symbolic
 

systems
 

carrying
 

the
 

collective
 

memory
 

of
 

the
 

Chinese
 

nation
 

based
 

on
 

social
 

practice,
 

actively
 

develop
 

new
 

memory
 

fields,
 

and
 

promote
 

the
 

practice
 

of
 

integration.
 

Fi-
nally,

 

we
 

should
 

pay
 

attention
 

to
 

the
 

strategies,
 

platforms
 

and
 

audiences’
 

orientation
 

of
 

spreading,
 

inheri-
ting

 

and
 

consolidating
 

the
 

collective
 

memory
 

of
 

the
 

Chinese
 

n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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